本檔案未經整理

從出世到入世看今日的修會生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龍雪冰

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於一九六二年打開了教會的窗戶，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，展開了教會歷史上的新頁，開始了一個嶄新紀元。聖神的風吹遍了教會的每一角落，引起一埸巨變，其後果，為教會帶來一系列積極的行動，來面對世界、國家、社會、文化、各宗教、各地方教會的不同問題。梵二大公會議嚴重地影響了教會，而在教會內度獻身生活的人，也面臨一埸重大的挑戰。教會憲章第六章論修會會士時，指出有若干基督徒蒙天主召喚，俾能在教會的生活內沾受特別恩寵，每人按自己的方式，有助於教會的救世使命1.。每個修會的產生，都是為答覆當時教會的需要，並在一種特殊名義之下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作出回應。由於修會的本質及其在教會內的重要性，他們的生活成了一個有效的標記2.。整個教會隨梵二的精神在轉變中，修會生活自然也要改革。修會生活革新法令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八日公佈，至今已逾二十年。修會會士確實面臨一個成長與適應上的轉變，必須作出重大的調整，找出他們的生活方向，如向世界開放，深入人群，尤其是與窮人在一起，為貧苦者服務等。本文主要從修會的革新中，探討今日修會生活的動向，及其如何適應現時代的需要，全文分五部份，其綱要如下：

一  新舊觀點的不同

1. 世界與教會

2. 法律與精神

3. 生活與制度

4. 個人與團體

5. 單一與多元

6. 封閉與開放

二  修會生活的回顧

三  深入人群

1. 為窮人及正義服務

2. 深入勞工階層

3. 社會活動及工作

四  出世乎？入世乎？

五  一個憧憬

1、 新舊觀點的不同

世界與教會

由於初期教會受到希臘哲學的二元思想的影響，教會認為世界充滿罪惡，物質是不好的，祇有教會自己好，故形成教會與世界的對立。因此有些人決定與世俗斷絕往來，遠離人群，退到深山窮谷，度隱修的生活。他們認為不該思念地上的事，而應思念天上的事，要擺脫一切俗世事務；一切物質，包括肉體，都是邪惡，他們用齋戒，苦身及祈禱來對抗世界。梵二大公會議對教會與世界的關係却有一番新解釋，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」毫不猶豫地向整個人類，整個世界講話，教會寄居並活動於世界中，深深感到自身和人類及其歷史，具有密切的聯繫3.。教會要與整個人類共同前進，創造一個正義與和平的世界，並走近天父完滿的國。
法律與精神
以往大多數的修會會憲，都帶有很多苦修勸諭，並強調法規與紀律，甚至無數細微瑣碎的規條。今日的新會憲及生活規則，所保留的規範很少，幾乎沒有純紀律性的；其重點在精神上，把守法提昇到精神層次，把基本法律重新詮釋為對聖召和修會的精神。精神和法律的兩種因素，必須結合起來，使修會的法典有穩固的基礎，貫徹正確的精神和有生氣的條文。所以應該注意，法典原文切莫專重法制，也莫純屬勸告4.。會憲的修正，就是要把精神都能表達在會憲上，否則，會憲祇是一堆死的法律、死的文字。從遵守最基本的法規，邁向尋求最高精神的目標。其實，精神上的要求要比法律上的要求來得更完全、更徹底、和更具有深度。
生活與制度
由於幾世紀以來，修會生活都是制度化，集中於劃一的管理和領導上，因此他們有同一的會服，共同的祈禱、閱讀及工作的日程表，還有很多限制性的規範及團體性行動；修會的長上祇須用會規和作息表來統一修會生活。今日會士們所關心的是他們真正的生活所做的見證；他們有別於他人，不在於統一的會服，制度化的作息表，或莊嚴而神秘的古老修院。會士們注重他們的生活態度及個人的見證生活，而不是制度化的生活，和修院的建築物。會士要求他們的生活簡樸、自由且具有創造力，這種觀念已超越制度化的生活方式。因為，會士們覺得自己的身份及生活方式，應具有神恩性，有更大的自由、個人的責任感及自動自發。因着這種趨向，成立具有家庭式結構的小團體受到重視，而以往制度性的大團體漸被淘汰。這樣各地出現小團體，其成員少，更能接近他人，更具創意，更有生活的內涵。
個人與團體
以往的修會生活是以團體為先，以公益為重。不談個人的成就，或個人的神恩，更少談培育及發掘會士的才能。梵二之後，教會提示修會注重會士的培植，不論是神修、傳教、教義及技術的培養，務求精益求精，長上當竭力供給他們進修的機會、協助及時間5.。關於會士的全面成長及個人才能的發展，整個團體與個人都應共同負責以達致每個成員的成長。這樣，會士們更能肯定自我，大膽地發展個人的神恩。
今日的會士在修會中有更大的自由，較能發揮自我的才能。過去修會團體的服從往往犧牲個人的自由及興趣，以從事團體的集體行動，或接受團體的指派，或在團體的機構中負責共同的工作。今日的會士，自己尋找他們的服務工作，多次擔任修會以外的工作，如堂區、教書、個人輔導，或秘書工作等等。在個人與團體的張力之下，雙方應有真誠與開放的交談，以達致修會生活的共融與合一。
單一與多元
過去的修會生活建基於「一」字，如統一的語言、劃一的會服、一致的行動、一律的祈禱方式、同一的靈修，以及一樣的作息表，一種工作類型等等。現在的會士，由於個人才能得到發揮，加上修會的培育訓練，他們有更大、更廣的能力，也可有多類型的發展，及工作的多元化。由於會士能力的不同，神恩的不同，使修會趨向多元，不但工作在多方面展開，甚至祈禱與靈修方式，每個會士的思想都有多元的現象。但是，多元的發展不應該影響修會的一體，這是修會生活展開一體而多元的趨勢。
封閉與開放
在初期幾個世紀裏，從獨修生活到團體隱修，偏重個人自修，生活與外界隔絕，而成了封閉的團體。他們獨善其身，只注重自己成聖，終日沉默不言，人間俗事不聞不問；會土不出修院圍牆，加上修院的禁地，大門深鎖；他們穿着奇異的會服，從頭蓋到脚，具有莊嚴與神秘感，他們的隱修生活實難令人瞭解。其後，由於時代的轉變，修會生活的模式也隨着改變了，為更能配合時代的需要，會士們開始與外界接觸，跨出修院的門戶，並開放自己，例如有些會士不穿會服，修院甚或隱院開放他們的院內地方，開為客舍，款待旅客，讓其他兄弟姊妹進入院內，分享他們的祈禱和工作。還有推行修會間共同的初學訓練計劃，修會間彼此合作互助；甚至向各宗教開放，與他們作信仰上的交流。
二、修會生活的回顧
修會生活的模式，隨着時間與社會的轉變，不同時代，就有不同的方式出現。第一至三世紀開始有個人的獨修生活，他們遠離人群，進入曠野，度着與世俗完全隔絕的生活。後來，因為獨修的人數日增，他們便組織起來，成為團體的隱修生活，他們專務祈禱、齋戒和刻苦的生活。第五世紀本篤會創立，他們的生活除了祈禱之外，還加上工作，例如辛勤的手抄古典書籍，在修院內辦學校，設診療室，並且招待行旅。十三世紀出現了道明會及方濟會，人們稱他們為「乞食修會」，他們的會士不隱居於修院裏，修會除了保留一點古老的修院傳統外，主要是從事本土化，尤其到鄉村，向民眾宣講福音，他們取法基督的甘貧生活，靠行乞為生。為了教會與社會的需要，他們從事著作，在高等學府任教，並且還開始向非洲及亞洲推進傳教事業。至十六世紀耶穌會成立，擺脫了修院的傳統，不以靜觀或勞動為主，而獻身教育、仁愛工作，從事辦學校及科學研究，還有人努力到外方傳教，到世界各地傳播福音，而他們的修會生活是強調祈禱與工作打成一片。十九世紀慈幼會創立，他們興辦福利事業，從事社會服務，普及平民教育，拯救失學青年，創辦職業學校，及出版事業等。進入二十世紀，原籍南斯拉夫的德肋撒修女，在印度成立一個專為窮人服務的修會，會士們每天到街上照顧服侍垂危及被遺棄的窮人，他們的使命是為最貧窮的兄弟姊妹的得救，及成聖而勞心勞力，以祈禱及工作彰顯天主的愛。
三、深入人群
隨着新舊觀念的改變，修會在時間與空間的遷移中發展和成長，面對社會、科技、經濟、政治及文化等急劇的轉變，會士不能再獨善其身，過着與人類社會脫節的生活。加上梵二大公會議，指出教會在現代世界的任務，即幫助現代人類充份發展，並肯定其權利，及教會與人類成長的密切關係6.。教會在世界中的使命，如同耶穌基督的使命一樣，就是為傳播福音，宣講天國，而修會的會士分享教會的工作，同時也分享她的使命。他們感到自己的身份，不祇是個會士，更是個使徒，負有教會的傳教使命。故他們更願意以實際的行動，分擔教會的牧靈工作，積極地建設基督神國，在教會及普世為基督作有效的見證。
這些願意服務社會、改善世界的會士們，認為天主聖父派遣聖子到世界上來，是實現祂拯救人類的計劃。基督論自己曾說過：「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，因為祂給我傅了油，派遣我向窮人傳報喜訊，向俘虜宣告釋放，向盲者宣告復明，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，宣布上主恩慈之年。」（路四18—19）這個恩慈之年就是喜悅，耶穌要使人性有完滿的發展，這就是天國的喜訊，基督徒的喜樂與希望。今日人類處於歷史的新時代中，社會及政治環境的改變，造成一些不平衡的局勢，人性得不到發展，貧窮及不正義使許多人受政治壓迫。戰爭、俗化主義及無神論等等使人心動盪不安，充滿着痛苦及焦慮。這一切問題亦與基督徒有關，會士們迎向這些衝擊，接受新時代的挑戰，無形中更積極參與社會的服務，選擇為窮人及正義而服務，深入勞工階層，為整個社會活動及工作。
為窮人及正義服務
今日世界貧富懸殊的現象非常嚴重，富者愈富，貧者更貧。大部份的資源，被少數人或國家所攏斷，尤其是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。窮人沒有人權和尊嚴。會士們聽到貧窮人的吶喊，有人便捨棄了在中產階級區內的會院，搬到貧民區與窮人同住。如耶穌會在他們的大會上宣佈優先選擇窮人，並進入世界，促進正義，向窮人宣報喜訊7.。又如南美的貧窮問題極為尖銳，聖神在修會中推動具有社會正義精神的神父或修女，關懷窮人，採取實際的行動，幫助受迫害的窮人。他們是在此方式下實現天國的理想。菲律賓、美國亦有會士為爭取窮人的自由而奮鬥，加爾各答的德肋撒修女專為窮人服務，照顧病弱、及在街頭垂死的貧苦者；而瑪利諾女修會在拉丁美洲的貧民區內訓練宗教領袖。亦有會士參與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，例如限武、第三世界人權、爭取未出生者的生命權等。會士們認為與窮人在一起，可以體會他們的痛苦，這樣天國的喜訊才能更落實，更具體地實現在人間。
深入勞工階層
世界上的窮人是低下階層的人，大部份是勞工，他們度着卑微貧苦的生活，有些勞工受着資方的剝削及不公平的待遇；當發生意外時，沒有勞工保險或賠償，他們的生活毫無保障。很多會士願意當工人，親身體驗勞動者的生活，例如耶穌小姊妹友愛會的修女分擔勞動大眾清貧刻苦的生活，及卑微的社會地位，她們在工廠當工人，做最低下及勞動的工作，她們在城市或鄉村最貧乏的人群中，建立友愛之家，甚至她們選擇住在小艇上，在艇上建立小團體。這些會士分享工人的生活，尋求為福音價值作證，因這些福音價值恢復工作原有的價值，及人性的尊嚴。
社會活動及工作
不同神恩的修會團體，都多少從事着社會活動及工作，在社會服務的工作中，他們尋求及加強深入社會的新方式；由於社會急劇轉變，帶來很多社會問題，安貧小姊妹會便專為安老服務，善牧會為有情緒困擾的女青年住院服務，也為被虐婦女及雛妓等服務，還有一些修會興辦特殊學校，為聾啞、弱智及傷殘的兒童服務；靈醫會則設立醫療所、醫院，並有院牧服務。聖保祿孝女會從事大眾傳播事業，利用大眾傳播媒體向現代人宣揚基督的訊息，有些會士在輔導中心工作，從事心理輔導。這些會士們以社會服務及促進文化及精神發展的工作，來建立一個公正與仁愛的社會，他們以不同的職業、社會服務和生活於窮人當中，與他們面對同樣的困難和挑戰，並體驗生活的辛酸和焦慮，切願與他們同甘共苦，並與社會打成一片；亦願為這個受衝擊，劇變的社會，帶來改善和新希望，所以會士們感覺到他們的生活是為別人、為世界而生活的。
四、出世乎？入世乎？
一般人稱居住於深山窮谷，專務祈禱、靜修、勞動、度着齋戒和刻苦生活的修會，為隱修會；對於跨出修院圍牆，宣講施教的修會，則稱之為傳教修會。前者遠離人群，與俗世社會隔絕往來，是出世的思想，後者要與人群接觸，投身社會服務，是入世的思想。今日的修會會士注重入世的思想，他們深入人群之中，尤其進入社會的低下階層，與窮人站在一起，他們努力用新的和具體的方法來促進世界的和平與正義。他們覺得在今日宣揚福音的工作中，促進和平與正義，愈來愈顯得重要。他們強調自己的先知職務，如同舊約的先知們一樣，在一些時代訊號或徵兆出現時，要挺身站出來向世界講話，並主持正義。當然，這種思想是可取的，因為的確有他們積極的一面，但是，也請他們不要忘記，他們負有傳揚福音的使命，除了先知性的一面外，還有另一面是超越性，這裏包含着末世的幅度，就是從中聖化世界，並給世界指出幸福和永恒的活泉與根源。真怕會士們從出世的極端，走到另一極端，就是過度入世。例如耶穌會於最近的大會，即第卅二、卅三屆大會所決定的使徒工作方向，是選擇服務信仰與促進正義。但是，他們的前任總會長雅魯伯神父曾訓勉他們說：「希望你們不要工作過度，以致筋疲力盡，希望生活的重心，是天主而不是要做的事8.。」會士們入世的生活，的確可使他們更深一層地去體驗窮人的命運和生活環境，因為今日世界不正義的事，常常發生在窮人身上。他們受到貧窮、饑餓、殘酷的迫害、歧視和剝削等等。但是，會士們不能為做窮人而做窮人，或為當工人而當工人；真能與他們同受剝削，同受窮困又如何呢？或者會士們投身於各種類型的服務社會工作，這些工作本質上不一定是宗教性的，當他們與別人接觸交談時，不談宗教，只談服務工作。他們常說能為窮人服務，並且為他們爭取權益，獲得福利，好像單靠人力，就可以改善社會，造福人類，人成了一切事物的主宰，他們自己就是救世主，能夠拯救世界；但單憑服務的愛德，或自己成為窮人，就能解決人生的痛苦問題嗎？就能消除不正義嗎？會士們不祇懂得做服務工作，還要懂得祈禱，並且要有深度的祈禱生活。祈禱與行動猶如一體的兩面，能夠幫助會士們懂得如何入世，並在適當時刻又會出世。出世與入世可稱為修會生活的一體兩面，因它們是屬於兩個不同的層面，而且還可以說是兩個極端，這樣更需要協調和配合，切不可偏側一面。
現代人常說：今天的修道人士，只懂得工作，而不會祈禱，在他們的身上沒有標記顯示他們是度着修會生活的人。同樣，今日的會士也常會說，我的工作又多又忙，早上上班，下午與工友到勞工處請願，晚上與職工青年開會，回來剛剛好上床睡覺。所以，我沒有太多時間祈禱和默想。會士們變成了大忙人，強調忙碌和成就感，相對之下，他們能給天主，或給修會團體的時間非常少，他們更沒有時間來傾聽同會兄弟的分享，或他們的兄弟患病入院，他們不能抽身去探望病者。當會士們投身社會，為大眾作服務，他們除了需要有壯健的體魄，及實際的能力之外，還需要有超越的層面，就是祈禱與靜觀的精神，祈禱是行動的力量來源，用以辨別神恩及修正工作的態度，校正生活焦點的偏差，確實把握這個重要的訊息：人類應以天主為中心，祂是我們的主，我們稱祂為父，祂是人類生命的根源，是我們唯一的依靠和希望。
今日修會生活的出世精神不等於抗拒世界，遁入深山，與世俗事務絕緣，而是要提醒會士們不作世俗事物的奴隸，這並不否認世物的價值，而是不以它們為中心，祇以天主為奉獻生活的唯一中心，這正是會士的三願精神。而入世的精神不等於過度強調服務與工作，而是透過使徒工作，與人類休戚相關，指出全人的發展，除了物質的層面外，還有超越的層面，這才是福音精神。祇有當修會生活兼具出世與入世的精神時，會士們才能真正成為可見的有效標記，並給世界宣佈真福，指出他們就是有福的人（見瑪五3—10）。
五、一個憧憬
未來的修會生活將如何或可作甚麼比擬呢？我會用上山與下山的圖像來作比。昔日的修會為了遠離人群，他們上山，那裏人跡罕見，對世俗事務不聞不問；今日的修會為了深入人群，接觸社會，由山下下來，並住在山下，與窮人一起生活。那麼明日的修會應該是上山，搬回山上居住？還是下山，繼續居在山下呢？問題不是住在山上或山下，而是上山有時，下山也有時，因為兩者都好，兩者都需要，都應該有的。我們應以耶穌基督為榜樣。福音記載，耶穌出外傳教之前，曾在曠野裏四十晝夜祈禱禁食（瑪四1—11）。之後，祂返回加里肋亞，生活於人群中，開始祂的傳教工作；有時候，祂從人群中離去，上山祈禱（谷六46、谷一35、路六12）。祈禱完畢下山了，再回到人群中，繼續祂的工作，並在適當時再次上山。這是一幅非常完美的圖像。會士們好像是山下的凡夫俗子，能與世人打成一片，可親可近，隨時準備為人服務，並分擔窮人的愁苦；但又相似山上的隱士，不沾纖塵，遠不可及，但是他們的面容卻充滿了喜悅和希望，並由他們的身上散發着一股氣息。似曾相識，卻又是陌生人，他們的生活不被人瞭解，卻又令人嚮往追尋，這也許祇可說是一個奧秘吧。
註釋
1. 教會憲章第43節。
2. 教會憲章第44節。
3.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1節。
4. 修會生活革新法令之實施準則第13節。
5. 修會生活革新法令第18節。
6.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41節。
7. 耶穌會第卅三屆大會文獻第37頁之法令一的第二部分。
8. 耶穌會第卅三屆大會文獻第71頁。雅魯伯神父在卅三屆大會接受辭呈後，向大會致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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